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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回     君子成君子無慚愧終歸於吉

　　詞云：

　　莫訝花開不並頭，色香相藉自成儔。笑他風雨苦吹求，經一遍，奉意轉綢繆。

　　有美遍河洲，紅絲交詠處，更風流。關關原不異雎鳥，傳達上，聖主也回眸。

　　－－《小重山》

　　話說宋古玉留賀少卿入內，備酒與他細談道：「小弟蒙姊丈高情，薦到裴夫人處處館，教她令郎。管待之豐，不可言說。後又蒙

姊丈議及兒女之婚，裴夫人滿口應承，並無片言推拒。在當時，彼在宦室，我是寒儒。明知異鄉，竟成骨肉，原未嘗小看愚父子。愚

父子感激圖報之恩，又何曾不日係於心。何期別後，遭此奸人，竟借金知縣之事，作此二詩，以觸我之怒。又於我僥倖之後，假我一

書，以致她之恨。遂令裴宋兩好，竟成兩仇。奸人之惡，真不勝誅。若不極力重懲，無以謝罪。」

　　賀少卿道：「尊舅在館，受裴夫人慇懃情禮，而別老高發，一旦生疏，未免歉然。裴青史蒙師教訓，方得成名。及至成名，而報

恩之禮，竟未舉行，實亦有罪。然而可解可恕者，均墮奸人術中耳。今喜小禮雖缺，而大盟未渝，須速圖和諧。而從前舛錯，俱可一

笑而忘。至於奸人常蓼，只消致書於劉學道，令其昔自作今自受斯已耳。」

　　朱古玉道：「姊丈之言，甚是有理。所云婚姻速圖和諧，固不宜遲，但他二人若未選衙門，便可任意遣還。今又選入翰林，私歸

不得，除非告假。至於奸人，致書學憲懲治，亦是正理。但恐常蓼這廝夕善於營求，或致漏網。」

　　賀少卿道：「網疏方漏。尊舅父子各寫一封，小弟也寫一封，我去叫裴青史也寫一封。四書並致，則網密矣。他縱善鑽謀，恐亦

難漏去。青史與玉風，新入翰苑，不久告假，固難啟齒；但喜他二人皆係青年，告假歸娶，或亦人之常情，不疑其托故。」

　　宋古玉聽了，大喜道：「姊丈高論，允合入情。明日就如此行。」二人說得快暢，痛飲了半晌，方才別去。正是：

　　算定無能脫，拿牢沒處逃。

　　誰知姻一道，轉是火燒毛。

　　到了此日，朱古玉復見賀少卿，果寫了四封書並－首狀，叫人去投與劉學道，托他拿常蓼治罪。書尚未出門，做事不密，不期早

被白孝立都打聽在肚裡，因暗想道：「我此來出首，雖說惱常呆謝我不遂心，實指望奉承得宋家父子快活，有些大大的想頭。誰知他

得了我的底腳，竟自寫書與劉學道，去報仇雪恨，將我置之度外，不瞅不睬。殊覺此來，毫無滋味。我想善於取利者，不得於此，便

當得之於彼。為今之計，莫若速速趕了回去，轉將此信報與常蓼，再指他一條生路，不怕不重重謝我。」算計定了，遂不來辭謝宋古

玉，竟悄悄連夜趕回來，見常莪草道：「兄的禍事到了，怎還安然高坐於此？」

　　常莪草聽了，嘻嘻而笑道：「兄莫要來哄我、嚇我！我常莪草不欺兄說，平生不做虧心事，有什禍事到我身上？乞兄見教。」

　　白孝立聽見他說話硬掙，便立起身來說道：「兄既不信，辜負我的來意，更有何說，只怕禍到臨頭，想我就遲了。」說罷，竟往

外走。

　　帶莪草看見氣色有些古怪，連忙趕上前扯住道：「長兄有話好講，怎麼這等性急？」

　　白孝立雖被他扯進來坐下，卻氣勃勃只不開口。常莪草道：「兄不消氣得，是小弟得罪了。且請問，小弟有何禍到？」

　　白孝立道：「我若不說，兄只道我哄你嚇你，只得說了。你不信，卻與我無乾。向日你央我代做的兩首詩，一封書，如今出首發

作了。」

　　常莪草聽了，著驚道：「這件事，是兄與小弟兩人暗暗做的，此外並無一人知道。若要出首，除非是兄，再有何人？」

　　白孝立道：「你莫要說癡話。小弟既出首你，怎肯又來通知救你？」

　　常莪草道：「既不是兄，卻是何人？」

　　白孝立道：「我哪裡知道？」

　　常莪草道：「兄既不知，卻又是哪裡得此消息？」

　　白孝立道：「我有一個相好的至親，在學道處做書手，說昨日京裡有書出來，告你在學道處，是他承行，學道立刻就要出牌來拿

你。我這舍親平素知道我與你相好，他將牌票按下，故托我通信與你。要謝他一百兩，他便指你一條生路。不然一拿去就是死，對頭

凶得緊。我見他說得厲害，沒奈何，硬主張許了他一個元寶，他方實對我說了備細。這事果然厲害，兄萬萬不可吝惜小費，誤了性

命！」

　　常莪草聽見他說得驚天動地，也就慌了手腳，忙問道：「兄且說這對頭是哪個？」

　　白孝立道：「一個是尚室寺少卿賀秉正，一個是翰林院編修宋石，一個是翰林院庶吉士宋彩，一個是翰林院庶吉士裴鬆。四封書

公出一張首狀。告你假寫官書，以壞朝廷政事；私造謠言，以阻宦室婚姻，大辱斯文名教。請革去衣巾，重加懲治，遞解到刑部定

罪。」

　　常莪草聽見這幾個對頭，便嚇得渾身亂抖道：「這就是死了，只怕這信還不確。」

　　白孝立道：「千真萬真，怎麼不確？」

　　常莪草道：「若確，我死是不消說了。若究起做詩寫書之人，只怕還要帶累到吾兄身上來哩。」

　　白孝立道：「我正怕牽累出來，故為兄著急。小弟要一力擔當，兄是知道的，又一無所有。欲要兄費，又恐兄疑我騙兄，真是兩

難。」

　　常莪草道：「事若果真，性命要緊，誰還惜費。只要兄與小弟斟酌，不要落人圈套。」

　　白孝立道：「兄也說得有理。我如今有一個處法。」

　　常莪草道：「有什處法？」

　　白孝立道：「他指兄的生路，是叫兄今日遠遠逃走他方。明冂牌票出來，一時拿兄不著，緩他幾日，便可央人挽回。兄若不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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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，坐在家裡，倘票出來，被人拿去，豈不自誤。若信他說，與了他銀子，忙忙逃去，倘無牌票來拿，又是兄說落入圈套了。依我算

來，兄只消帶了銀子，且躲在我家。果有牌票出來，吩咐家裡，竟回他久已出門遊學去了，他也無法奈何。然後付他銀子，叫他攛輟

回文，兄再悄悄逃避他方，也不為遲。若無牌票，竟是虛傳，兄帶原銀回家，一發妙了。不識吾兄以為何如？「

　　常莪草聽了，連連點頭道：「這一說有理。依你！依你！」遂起身入內，取了銀子，藏在腰間。又吩咐了家中許多言語，遂同白

孝立走了出去，暗暗的躲在他家。正是：

　　自家圈套無窮妙，討盡便宜賣盡俏，

　　誰知也有倒運時，睜眼落入大圈套。

　　白孝立將常莪草藏在家中，過不得兩三日，京中的四封書，一張狀子到了，果然學道發出牌來拿人。家人回道：「未奉之先，久

遊學在外。」差人不肯信，竟帶了去回話。學道將家人重責，著他嚴限要人。

　　常莪草聞知此信，果然禍到，只得將銀子付與白孝立去打點，又要打點連夜逃走。白孝立收了他的銀子，因說道：「怕火燒身，

須先用水將火撲滅。你今日之禍，雖有四人，然恨於你者，獨宋石為第一。若先將他弄倒，其餘便不消費力自散矣！」

　　常莪草道：「弄倒他可知是好！但他一個新翰林，正在興頭上，怎麼去弄他？」

　　白孝立道：「有個弄法。我聞他當日做秀才時，曾被一伙大盜攀做窩家，坐在獄中兩年，已問成死罪。虧了一個藺知府，出了

他，將罪移在舅子皮象身上，他方能脫出身子來中舉中進士，做到翰林。如今要弄他，藺知府又升任去了，只消暗暗走到山東，用些

銀子買通了皮象，叫他在按院處出一個辯揭，辯稱這大盜窩家，原係宋石所為，後夤緣脫去，反坐自身，殊屬冤屈。乞奏請，乞敕下

法司，令嚴審。這事關係臣子做賊，自然要准。一準了，他自救不暇，哪裡還有工夫催學道拿人？後來就是撳他不倒，歸罪皮象，說

他告了謊狀，這皮象已是死罪，終不成又加他一個死罪。」

　　常莪草聽了大喜，只得又悄悄回家，帶了些銀子，又再三央白孝立同去。白孝立貪著內中還有想頭，遂應承了，一同悄悄往山東

而來。正是：

　　算人看數甚分明，拿穩無輸定是蠃。

　　不道天心別有竅，滿盤殺盡不容情。

　　常莪草同了白孝立，悄悄逃至山東武城縣，要到獄中來挑聳皮象，告宋石的冤狀。不料宋彩在京，聞知朝廷各省皆差宮出來恤

刑，因動了一點仁心，因稟知父親道：「母舅皮象，雖存心不仁，謀害大人，死有餘辜，然孩兒靜中思想，終是母親的同胞骨血，一

旦受刑，未免傷母親之心，就是孩兒也覺不忍。況父親大人吉人天相，今又現享爵祿。若說孩兒受他凌辱，母舅之尊，亦不為恥。再

揆之理數，或亦否運假手而然。欲懇父親大人篤念親親，少開一線，以全外祖之宗嗣，望大人垂慈。」

　　宋石聽了，不覺墮下淚來，連連點頭說道：「我兒所言，於我心有戚戚焉，殊可聽也。凡事依汝，汝好去為之。」

　　宋彩得了父命，遂來見恤刑，將所事相托，恤刑一一領教。因又差了一個家人回家，通知皮象，叫他出狀脫罪。皮象正在感激之

時，忽常莪草同白孝立來挑他起釁。皮象見了，轉欲借此報恩，竟滿口應承，將他姓名問了，銀子收下，卻暗暗報知宋家家人，叫他

稟知府縣，來拿二人，遞解進京。

　　終是白孝立賊滑，見皮象說話有些支離，又訪知他有狀在恤刑處，正打點奉承宋石，指望脫罪，情知錯走了門路，遂通知常莪

草，又連夜逃走。常莪草因埋怨他道：「好好一個秀才，住在家裡就不處館，也還過得。就是他們嫁娶，干我什事，何苦與他為難。

到今日他們原是好好的，我們轉弄得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，真令人追悔不盡。」

　　白孝立道：「要與他為難，原是你的主意，我不過就你的主意為之潤色耳，怎麼今日轉埋怨我起來？莫若大家率性去當面辯個誰

是誰非，有罪各自領受，也免得受此屈氣。」

　　常莪草道：「不是埋怨兄，只因家鄉遭難，不敢住，逃走到此，指望降他一場大禍。誰知仇星又變做恩星，叫我如今往哪裡去

好。因此氣苦不過，故自懊悔。誰埋怨於兄。」

　　白孝立道：「既做一個男子漢大丈夫，要與人為仇，作難做對頭，要死便死，要殺使殺，方才做得去，萬不可自家先將氣餒了。

若氣一餒，莫說事做不來，便死也死得不烈。」

　　常莪草道：「我如今弄剄這個田地，倒也拼得一死。只恨沒個烈烈轟轟可死之地。」

　　白孝立道：「要肯捨死，莫說死得烈烈轟轟，死得有些名目，只恐怕還不消死，轉將群凶壓倒。」

　　常莪草道：「哪有此事？若果有一線可圖，小弟情願拚死為之，乞兄指教。」

　　白孝立道：「豈敢欺兄！我前日打聽得宋彩與裴鬆結親，不是等閒說合，卻是兩男與兩女，在一堂之中，兩席之上，對詠紅絲，

詠得你憐我愛，方才你贈我，我答你，交相聘定。雖說選才實於婚姻之禮，玷辱多矣。兄若果有膽氣，拚得一死，竟將他父母縱容兒

女，雜坐詠詩，勾挑聘定，有傷風化名教之事，揭到禮部，求禮部轉奏朝廷。他說我們假寫詩與文書，詐騙有司，斷絕他的婚姻，你

便直認以為假寫詩書，斷絕他們姦淫，正為要扶持學校之名教也，非詐財奪婚者比。縱有罪亦輕。」

　　常莪草聽了，大喜道：「兄這一算，妙不可言！莫說揭到禮部，便見皇帝，我也不怕。」

　　白孝立道：「你既看得明白，有膽氣，我便同你進京，到禮部去具揭，竟與裴宋兩家做硬對頭。這邪火自然散了。」

　　常莪草聽了，深為有理，遂歡歡喜喜，同白孝立走到京中。白孝立果又替他寫了一張冤揭，叫常莪草親自跪門，揭到禮部大堂上

來。

　　尚書見了吃驚，因叫常莪草入去，當堂審問道：「據揭，你不過是汝寧的一個生員。這宋石宋彩與裴鬆，已是三個翰林儒臣。若

是結婚非禮自有府縣地方官並兩衙門參論，與你生員何干，卻來揭他？定是有仇陷害，須實實招來！」

　　常莪草道：「若論大夫與士，自然有別。若論婚姻關乎名教，則無貴賤，一也。若大夫自能謹持，以為標準，則為士者景仰不

遑，何敢妄參末議。惟大夫不惜皮毛以自污，當道過存情面而不問，使居於婚姻，決不思媒妁為荇菜之求，但只知縱兒女為紅絲之

詠。逞才情勾引，不殊桑濮；如雲窺探，何異東門。竟令靜淑之風，一時掃地矣。生員雖下士，忝列聖門，實不忍聞見。一時憤發，

遂譖作二詩一書，代為謝絕。在世法，固然不無罪；於名教，實可謂有功。奈何三儒臣矇昧於心，不知自愧，轉行文學道，欲致生員

於死。生員一芥耳，死何足惜，但恐生員一死，益三儒生之罪。故逃死至京，具揭台前，懇乞天恩，念生員一死之事小，而朝廷名教

之事大，轉呈御覽，敕下廷臣，會議婚姻之禮，男女以淫詞作聘，為邪為正。則生員伏斧之誅，亦甘心藝。若日挾仇陷害，生員與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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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臣從無半面，未受一言，仇於何生？伏乞照察。」

　　尚書聽見他說得情詞侃侃，一時難他不倒，只得准了他的揭貼，叫人保出在外候審。遂一面抄了揭帖，移文宋裴三翰林，叫他具

疏，題明始末，敕下該部，方好分別曲直請命。

　　三瀚林見了，俱駭然道：「這奸人既慫皮象報仇不動，又敢挺身到禮部具揭，倒也有些膽氣力量。且所具之揭，雖是強詞，卻借

名教二字，幾乎奪理。辯疏必須斟酌。」因請了賀少卿來商議。

　　賀少卿道：「無甚斟酌。議婚姻原是小弟為媒，在旁觀起，見詠紅絲亦是小弟。為媒恐誤，借詠觀才。男女原分內外，從何窺

探。詩詞並不涉邪，有什勾挑？出題，媒人之意；交聘，父母之心。原無委曲，理當直陳。若曰無仇，壽文之逐，已是一端；假作詩

文，又經二見。此猶何委之名教。至於賄買皮象興詞，豈非陷害之明徵乎。」

　　大家聽了，俱各歡喜，遂錄出四人的《紅絲詠》，各具一疏上請，並敕下禮部。

　　尚書又喚了常莪草，重審道：「裴宋結婚姻，出乎父母之命；兒女詠紅絲，係於媒灼之言。皆詩禮之家，風雅之事，今原詩尚

在，不減關雎，何得妄詆之勾挑。奸人奸膽，已於斯畢露，又不待二詩一書也！若曰為談名教，豈盜竊壽文，又在名教之外。若曰為

救風化，豈唆罪犯興詞之風化，又不當揚乎。總奸惡巧言，如簧之遁詞也。聖明之世，豈容奸人紊亂綱常，斷人婚好。本當流之絕

域，以御魍魎，但念亂官常而官常愈著，斷婚好而婚好如初，姑罰其為徒。書一封，詩二首，共責三十，共徒三年，聊以示警。」

　　常莪草聽了，無言可辯，只得說道：「做詩假書，實乃生員白孝立所作，脫卸在罪人身上的。」

　　尚書道：「這白孝立在哪裡？」

　　常莪草道：「現在門外。」

　　尚書即差人去拿，須臾拿到。因問道：「這二詩並書，是你做的嗎？」

　　白孝立道：「做雖是生員做的，卻是常蓼出的主意。」

　　尚書道：「一出主意，一是下筆，其罪相同。俱革去衣巾，各責三十，各徒三年。」二人苦辯不聽，各各受刑而去。正是：

　　當日無謀同算計，而今有罪卻平分。

　　始知奸惡烈如火，到底燒人是自焚。

　　禮部斷定，隨即具疏，同《紅絲》四詠，申奏朝廷道：

　　自《關雎》垂教，詠詩締結，原不礙於婚姻，矧命出父母，題自良媒，的係公觀才美，明察情蹤，並非私相授受，何以妄加醜

詆，以傷雅化。況《紅絲》四詠，吐詞正大，寓意堅貞，更於婚好有光，錄呈聖覽。如果臣言不謬，伏乞欽賜聯姻，則《周南》風

化，復見於今矣。罪人薄責，以廣聖恩，不勝待命之至。

　　過不數日，批下旨來道：

　　覽《紅絲》四詠，雖一時聯姻之作，然情詞雙美，實與《桃夭》無異。朕甚嘉之，賜金篷寶炬四對。速速迎親，馳驛來京，各成

配偶，以彰朝廷雅化。餘俱依擬。欽此。

　　眾臣見了旨意，俱大喜不勝，遂相率入朝謝恩。謝過恩，見聖旨有「速」字，便不敢停留，遂各各差的當家人，星夜趕回去迎

請。

　　裴夫人與紫仙小姐，適遇著金知縣奉撫院差委，進京公幹，因乘便護送進京。

　　此時皮象已蒙恤刑開釋，放了出來，聞知宋夫人與菟友小姐，奉旨入京成親，十分榮幸，他便挨身進來，自稱舅爺，帶了許多

人，一同護送。宋夫人因念手足之情，又一時無有親人，便不記仇。

　　山東與汝寧兩處，次第起身。不多時，俱剄了京師。裴鬆與宋彩，各各迎接母親妹子回去，訴說朝廷恩禮，並常莪草白孝立問徒

之事。大家歡喜無盡。遂兩家共擇吉日，奏知朝廷，然後領出欽賜金蓮寶炬四對，擺列於前。滿朝臣子，見朝廷賜燈，盡來陪娶。這

旌旗燈火，笙簫鼓樂，十分熱鬧。正是：

　　金屋佳人配才子，玉堂才子配佳人。

　　如斯嫁女如斯娶，秦晉朱陳不足論。

　　嫁娶過了，不獨憐才愛貌，夫妻得意，連公婆丈人岳母，俱誇慧稱賢，歡喜不了。皮象相見，再三謝罪。宋古玉一言不發，竟相

待如初。

　　過了三年，又值鄉試。宋古玉點了陝西主考，中了一名舉人藺式。拜見時問起，方知就是藺知府的兒子。心中十分歡喜，以為無

意中得報其恩。又與藺知府相見時，彼此感激不盡。場事完，宋古玉入京覆命。見任上時和政簡，彼此相安，因自想：「物盛則反。

當時否極，故有今日之泰。今父子同登，夫妻和合，可謂盛極矣！若不知機，定又遭否。」因上疏乞歸。賀少卿一向原不願做官，今

見宋古玉乞歸，便也上疏，當事見他平賊有功，也都准了。命下，宋古玉辭別了裴親母，又吩咐兒子與女婿，在京好生做官。竟攜了

夫人，同著賀姐夫，竟還山東武城。日與舊社友王文廣、范叔良等，詩酒盤桓，以娛晚景，直享壽到七十以外。裴鬆與菟友小姐、宋

彩與紫仙小姐，不獨少年夫妻，才貌出群，又官居清要，誰不景仰。和鸞彩鳳，兩兩推求，皆紅絲一詠之題曰《賽紅絲》。有詩為

證：

　　月老紅絲日夜牽，得能幾個好姻緣。

　　男題女詠爭相賽，便使芳名今古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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